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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老人当“假儿子”
团队人员月入过万

近日，辽宁大连的一男子组
建“保镖团队”在社交媒体上走
红。他们身穿黑衣，虎背熊腰，常
常拎着礼品出现在养老院、老旧
小区或医院等场所。

这些“大哥”与老人毫无血缘
关系，却能陪老人看病、买菜、聊
天逗乐，必要时还出面调解邻里
矛盾，更能震慑别有心思的护工、
保姆，成为老人身边“看得见的依
靠”，被称为“外包儿女”。

据了解，这个团队服务一次收
费500元到2500元，从业人员月
入能够过万，团队人员从最初的9
人发展到超1000人。目前，该团
队已在全国多个城市设立分部。

过半老人缺陪伴
“外包儿女”成“刚需”

“外包儿女”这事儿能出现，
甚至能火，根本上还是因为社会
有这个“痛点”，就像不少人指出：
这是刚需。

先来看一组数据，截至2023
年末，空巢老人占比已经超过一
半，部分地区甚至超过70%。在
《老年人监护问题研究报告》调查
的1611名对象中，长期空巢老年
人约占40%，多数老年人认为自
己生活照料情况一般或不足，存
在养老担忧。陪伴，成了老人们
最真实的渴求。

从儿女的视角看，谁不想守
着爹妈尽孝？但现实中，为了生
计、前途，多少人背井离乡，成了

“千里之外的儿女”。父母生病、
受委屈，自己干着急回不去，那种
无力感，当儿女的都懂。过去只
能推了工作回家看看，可现在工
作节奏这么快，饭碗也不是铁打

的，哪能说走就走？
所以，“外包儿女”这种服务

出现，给远方的儿女们递上了一
根“救命稻草”，也让失独、丁克老
人有了希望。有人能替自己去看
看爸妈，陪他们唠唠嗑，甚至能帮
他们“撑撑腰”“涨涨面子”，这对
于子女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
心理慰藉。这本身也是社会服务
的一种灵活反应。

不过，也有观点指出，“外包
儿女”不是持证上岗的护工，护理
知识欠缺，遇到突发状况很难正
确应对；“外包儿女”相处过程中
易引发财产纠纷，牵涉法律问
题。另外，“外包儿女”毕竟不是
亲生子女，靠金钱维系的亲情一
旦疏离，还可能对老人的心理造
成伤害。

付费背后的
养老之困应该被看见

其实，“外包儿女”业态的出
现，绝非偶然，而是社会结构深刻
变革下的产物，其本质是通过市
场化的服务将情感劳动转为可供
购买的服务。

当前，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
不断加深。公开报道显示，截至
2024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3.1亿人，占总人口的
22.0%，超过了欧盟总人口（4.504
亿人）的65%以上，意味着我国老
年人口规模已相当于一个中等规
模国家的总人口。

这其中有不少空巢、独居老
人，一方面正面临着“有钱无伴”

“有房无家”的困境，亟须精神上
的陪伴支撑；另一方面随着现代
社会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他们
中的大部分在面对移动支付、网
络挂号等数字产品时往往感到力
不从心，迫切渴求有人能在他们

生病等突发状况发生时陪伴左右
进行帮助。

在这种困境和需求下，“外包
儿女”业态的出现，既是市场对需
求的敏锐捕捉，将本属于亲情范
畴的“情感劳动”转化为可供交易
的产品，也是老年人主动寻求外
界帮助的一种尝试。

而从深层次来说，其背后反
映的还是我国养老体系中长期存
在的精神赡养缺位问题。

当前，老年人的需求结构正从
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养老服务还
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
当前养老保障体系多聚焦于经济
补贴、医疗护理等刚性需求方面，
对老人们需要的精神陪伴等软性
需求关注不足，社区养老服务、专
业心理关怀等公共服务覆盖不足，
导致“外包儿女”成为无奈之下的
替代品，这背后是我国在精神赡养
方面存在的供给短板。

可以说，“外包儿女”业态为
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养老之路。
不过，这绝对不能替代真正的亲
情关系，解决其背后的养老困境
也需要跳出市场化代偿的单一思
路，从家庭、社会出发共同寻找破
局之路。

比如，完善相关支持政策，鼓
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
或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承担
照料责任；社会应努力弥补社区养
老服务中的情感短板，建立老年社
交中心，开展情感陪伴服务……多
管齐下、多措并举，将“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落到实处。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

“外包儿女”的走红，是审视我国
养老现状的一面镜子。当付费亲
情成为部分老人的选择，我们更
需反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
是简单的表态、宣示，而是实实在

在关系亿万老年人生活质量及其
家庭福祉的国家战略。面对养老
之困，有关部门更应该多措并举
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应对之
路。

与其说是创新
不如说是无奈

当“临时子女”成为一门生
意，当亲情陪伴能够明码标价，我
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新职业的兴
起，更是老龄化社会背景下，情感
需求与市场供给之间一场无奈却
又必然的碰撞。

“外包儿女”服务的核心，卖
的不是劳务，而是“角色扮演”。
它回应了当代空巢老人两个最深
层的焦虑：一是日常生活的照护
空缺，二是在社会关系中“身份缺
失”的窘迫——没有子女探望的
老人，在养老院可能成为被怠慢
的对象；在社交圈里，似乎也矮人
一截。请人假扮子女，既是为了
有人“撑腰”，更是为了维系那份
脆弱的体面。

我们不能一味批判这种服务
的“虚假”。对于孤独的老人而
言，哪怕是短暂的陪伴，也能带来
真实的温暖；对于提供服务的一
方来说，只要投入真心，同样可以
建立真诚的连接。这种由市场行
为衍生出的虚拟亲缘关系，或许
正是传统社群瓦解后，新型社会
支持网络的一种萌芽。

“外包儿女”的兴起，与其说
是创新，不如说是无奈。它像一
面镜子，照见了传统家庭养老模
式的式微，照见了公共养老服务
的不足，照见了老龄化社会的情
感刚需，也照见了社会转型期中
代际关系的重新调适。

综合央视网、《工人日报》、
《广州日报》报道

一单500元 月入过万

“外包儿女”能否填补亲情缺口？
假如有一天，父母生病或受了委屈，而自己远在千里之外，无法及时在场，怎么办？失独、丁克老人无儿无女在养老院

不顺心怎么办？

近日，一种名为“外包儿女”的新职业形态出现，既能让亲生子女找人代替自己陪伴爸妈，也能帮助老人解决实际问题。

银发消费是促进民生改善的重要支撑，也是消费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截至2024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1亿人。 新华社发


